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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妝上妝上妝上妝 

 

我跟在阿全師的背後一路從騎樓走廊緩緩直行前進，接著轉身走進一條小巷

內，那確實是一條極為窄小而安靜的深巷，從墨黑色太陽眼鏡中窺看去，巷子狹

窄侷促的通道，交雜錯置著不同住戶的摩托車和各種零散的堆積雜物，隱隱之間

彷彿還混雜有股悶熱與腐臭的潮溼霉味融融竄散的氣味飄浮游離。 

    「等一下要上妝處理的是一位昨天車禍死亡的年輕女孩子。」這時，阿全師

側過頭來對我這麼說：「要記住，人一旦往生了，多少會對這個世間放不下，有

牽掛也會有不捨，幫往生者回復生前原本完整的面容和身軀，好讓她走得安心是

我們化妝師最要緊的事。」 

    「嗯，我知道。」 

    我和阿全師兩人各自提著一只檜木製小型黑色化妝箱，一前一後在這條小巷

內穿梭前進，中午過後的陽光密扎刺眼的從小巷的頂端直直垂射而下，翻越過住

戶竹竿上晾曬的各色衣物，映在我墨色鏡片中的視象浮晃反射，以及雜夾著化妝

箱內眉筆和粉撲盒輕輕相互撞擊中所發出的細微聲響。 

 

    1. 

我所認識的第一位師父就是阿全師。 

仔細算一算，剛認識阿全師已經是三年多前的事了，當時我還在讀高職二年

級，母親趁著暑假將要開始之前尋問我說要不要幫隔壁剛搬來做豬肉攤買賣生意

的鄰居阿全師那裡打點零工，時薪有九十塊還附有早餐，那時我覺得不錯又可打

發時間便允諾答應這份差事。 

暑假一開始後，我便到阿全師家中報到。第一次到阿全師家裡的時候，一進

門就立刻聞到屋子內四處飄散的濃濃酒味，客廳侷促的空間零亂擱置著許久未洗

拖鞋和布鞋，仿牛皮製的黑色沙發都已經坐到磨破了小洞，置中的紅豆杉茶几上

堆積著零散的碎花生殼，以及用完中餐之後還擱放在桌角上的一些殘留著污垢等

待清洗的碗盤、筷子，還有貼在水泥漆牆壁的長年脫漆壁癌…….，觸目可及唯

一可算的上是整潔乾淨的就僅僅剩下那張釘掛在牆壁上頭，供奉著觀世音菩薩莊

嚴慈悲法相的神案桌。 

看到阿全師本人，看起來他不過只大我十多歲，外型上是一身矮胖的身型和

黝黑的膚色，理著小平頭、單眼皮、雜亂的眉毛和扁塌的鼻子，從他年輕就在市

場攤販上做生意，年輕且豪爽的性格看的出來在外做生意討生涯的過程與人生歷

練，早已經徹底將才三十歲初頭的他蘊化形塑成一位甚為海派且江湖味氣息極重

的人。 

我和阿全師共同一起負責分解豬隻身軀和將豬肉切塊分類的工作，他熟練而

俐落迅速的切肉刀法，從一旁我親眼見他刀未見骨、肉即切離碎斷的精妙技法，

雖無法在短暫的時日內領悟奧妙，但切剁大腿骨的氣力與腔室內臟各細部份的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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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秘訣，我也已日漸學習至游刃自如，於是我們兩人各就各位，攤位上我所扮演

的角色算是阿全師的助手之一。 

阿全師身旁的師母在這攤位上則負責將阿全師切好的肉塊分袋稱斤包給來

購買得每位客人，以及收錢、找零錢這類需細心的瑣事。我曾聽母親說過，師母

原是苗栗那邊的客家鄉親嫁來的女孩，有著勤儉且做事極為認真的個性，不過，

在一旁我卻看師母總是那樣心情悶悶不樂的模樣，面對他人時也不太有什麼特別

的表情，彷彿就好像一抹無聲息的人形影子有意無意間襯映在阿全師的左右，或

者是隱形的躲在阿全師背後的某一個暗影裡頭。 

那些在阿全師攤販上幫忙的日子，往往也只有在吃飯或喝口水的時候，我才

有機會和阿全師與師母偶爾聊聊天，有時客人總誇阿全師手藝好，竟然不用加工

機器來貪圖省工還能將豬隻後腿肉剁的如此細碎如泥，而且能將肥瘦肉分離切割

的絲毫不差。 

常聽到客人誇讚他的手藝，他也總只是揮一揮手不以為然地笑了笑說：「出

外混口飯吃吃而已，那會有什麼好手藝。」阿全師厚壯的臂膀就是從豬肉攤上磨

練出來的，我到現在還常記得工作時他經常對我說的一句話是：「做什麼事都不

能急，慢工自然會出細活。」我知道阿全師確實是真正具有手底功夫的真手藝。 

當年那兩個月多，是個不算長也不算短的暑假期間，我總覺得阿全師和師母

夫妻間像是躲藏有些什麼細細的縫隙，亦或是暗影底無形的裂痕夾雜在他倆夫妻

的相處模式中蟄伏，我猜，會不會是因為阿全師的愛酗酒及酒後的惡言相向，或

者偶爾和朋友來往間的小賭輸贏，都恐怕讓原本就患有些微憂鬱症的師母更對一

家人的未來感到惶恐與不安？也許是，也許不是，這是一個我怎麼猜也不會知道

的答案。 

沒想到事情就發生在我高三畢業剛入伍服役不久那時，師母和阿全師恐怕因

為累積多年的婚姻失和，某個夜裡，師母竟和他們唯一擁有的女兒在自家頂樓不

幸墬樓而身亡。 

那時，聽到母親告訴我發生了這件事實，我心裡驚愕不已，怎會這樣？生命

這麼匆忙就迅速消失了。 

平日那個待人溫和而體貼的師母和他們可愛的女兒，這麼樣年輕且充滿無窮

希望的兩條生命竟然會在這麼一瞬間被命運徹底操控被迫選擇離去，而這樣迅間

痛失妻兒的事實，恐怕正在無人窺探的暗地裡用力且狠狠的割裂阿全師剛毅的心

情吧？ 

或許他會不會正懊悔著不該與師母經常為了小事吵架或冷戰吧？如此突然

的走了妻子和女兒，那阿全師該怎麼呢？他又該如何面對自己與自己悠悠漫長接

踵而至的未來日子。 

肅穆而簡單辦完喪禮，只剩一個人的阿全師也從我家隔壁搬走而不知去向，

一直到從部隊退伍回家後我正準備開始找工作時，有一天，突然我接到阿全師打

電話來要我北上台北幫他一起做一份稱做是「積功德」的特殊工作時，真的我壓

根都沒有想到，原本壓在我青少年記憶裡那個在高雄某市場內精細分切買賣肥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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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肉的阿全師，竟已收起賣豬肉的招牌攤子，徹底轉行去幫往生者進行遺體的美

容化妝。 

「看到阿全師千萬不可再提起你往生的師母，以免伊心情會不好！」母親在

我北上出發前不斷的叮嚀我，但我也還沒告知母親這趟上去是要幫阿全師一起為

往生者服務。 

「喔，好啦，我知影。」 

「千萬要記住。」母親再一次這麼提醒我。 

  

   2. 

「千萬要記住，等一下看到往生者遺體時心中要存善念。」進入喪家家門前，

阿全師轉頭這麼告訴我。 

 

這之前，我從未親眼看過往生者的遺體，懷著忐忑緊張與莊嚴肅穆的心跟隨

阿全師穿越屋內靈堂的帷幕，靈堂內的一旁帷幕是以油畫粉彩色調所繪製的十殿

地獄輪迴圖帳，內容大致宣揚的是佛教輪迴與善惡終有報的景象故事。 

這位死者的媽媽當初接洽阿全師來做屍體化妝時，特別向他提到唯一的這個

寶貝女兒生前很愛漂亮，才剛大學畢業工作了幾年就發生這場車禍往生，往生者

的母親神情憔悴黯然，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哀不是我這個旁人可以切身體會。 

雖然女兒的遺體在大型車的撞擊中殘缺不全，但怎麼樣這位年邁的母親一心

一意也要讓女兒漂漂亮亮的去見佛祖和菩薩才是，希望阿全師幫她女兒遺體、遺

容這部份一定要好好的妥善處理，務必可以讓獨生女兒最後這一趟走得無牽無

掛，不然她會一輩子很難安心放下。 

走進惟幕後頭，我和阿全師看到往生者臉部凹陷了一大塊，且還斷了一條右

小腿，全身赤裸裸的躺在褐色的木板床上面，雖然在殯儀館時已將遺體進行初步

清洗的工作，但從往生者遺體受損的外觀看來，當初事發時她應該曾被卡在車子

底部拖行過一段距離，她的臉頰、胸口和肚子甚至還留有摩托車塑材碎片與鋼片

割裂的長條形深淺不一的傷口，一條原本應該白皙的右小腿也像是被車輪碾至血

肉模糊而殘肢則替代以義肢縫補，以及…… 

第一次看到往生者這樣不全殘缺的遺體，我內心感到激動與不忍，對我而

言，這彷彿像是一種在恍惚中共時性存在般，交錯著生者和亡者的肉身影像並置

損壞與重製的一種幽邃境像，人的生命在死神佇立的面前原來是這麼不堪一擊甚

至摧毀的迅速無常。 

阿全師神情嚴肅而莊重的看著往生者的遺體極為平靜的說：「今生善惡皆已

過，往昔恩怨都要放下。」接著要我打開手中的化妝箱準備進行一切遺體上妝工

作的就續與開始。 

台灣傳統喪葬的習俗，在家外橫死的親人理應是不得再進家門入殮進棺的，

然而這位愛女情深的年邁老母親不避習俗，不願讓自己不幸車禍身亡的女兒，在

往生後還要一個人孤孤單單停屍在殯儀館內無人問聞，阿全師這次可以說是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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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未亡人母親愛的託付來為亡者完成這件身後的大事。 

拿著海綿，阿全師輕輕的為那名女屍擦拭身體上殘存的血塊，看著家屬所提

供的往生者生前最漂亮的照片，用針線縫針修補裂開的額頭和面頰，並在裡面塞

入部份填充棉花來回復她生前微微豐腴的容貌。 

我跟著阿全師的動作為往生者已漸呈僵硬的遺體肌膚拍上化妝水與用來遮

斑的粉底液，為減少屍僵從面頰處慢慢推開並化妝遮掩瘀青浮腫的部位，慢慢修

飾成原來的樣子，我們兩人合力為為往生者遺體穿上衣服，換穿完壽衣，然後把

不見了一邊的頭皮縫補好黏上長假髮。 

再來他拿出九格像調色盤一樣的眼影盒（我詫異著阿全師這麼陽剛江湖味濃

厚的大男人，竟也會有這些像女人一樣蒐藏著精緻的化妝盒和色彩炫目繽紛的眼

影盒），接著阿全師不慌不忙的從化妝箱裡揀選出修眉刀，一筆一筆的在往生者

眉頭畫上細細彎彎的眉毛且將眉形修成兩條彎細的橋，我在旁看著他修眉、夾上

假睫毛、用眼線筆在眼眶邊緣描上一圈再層層刷上深色睫毛膏，再進行口紅的唇

型描繪。 

猶如一場典禮儀式的緩慢行進，儀式上我彷彿看到阿全師像一位父親（又或

者像一位丈夫般），上妝的過程中像正一遍遍地安撫往生者孤寂的遺體與看不見

魂魄，又像是在哄撫往生者可以安心安詳的離去。 

不過，究竟阿全師是怎麼突然從市場賣豬肉的攤販老板瞬間轉行成為一位遺

體化妝師？這時，我下意識的回想起幾年前，我還幫忙著阿全師做豬肉買賣時阿

全師切割豬肉的那個利落刀法…… 

 

第一刀，從豬身的胸脊用力切入然後剖開。 

 

阿全師操刀的動作及手爪極為熟練與利落，一刀剖開豬身肉體的那一霎那，

解凍後略黏稠的血液急速遇到空氣，立刻散發出刺鼻的腥羶臭味，再接著緊握刀

把將肢體變得僵硬的豬身，一刀再來一刀來回翻轉且迅速剝下豬皮，失去皮毛的

光滑豬體，僅剩一層白色薄膜覆裹脂肪，血塊在肉身中無力的浮起，再掏腸挖肺

挖出各種內臟，我開始幫忙清洗內臟，豬隻身上的各種臟器從我雙手握入泡進清

水當中竟像甦醒起來一般，每一臟腑器官在我手掌抓握之間像發出一陣一陣喘息

的蠕動與抽慉掙扎，水中湧漲透出的屍體腥臭氣味亦使我胸口浮起陣陣嘔心與反

胃的凌厲酸麻。 

看著阿全師動作如此俐落的將整身巨形豬隻毫不費力的板了過去，從容翻動

一頭豬隻的屍體，看到他用力「剁」的一聲切割下豬頭，再「剁、剁」切割下舌

頭、耳朵、脖子，「剁、剁、剁」的緊接著再切下肋排骨、大腿、腳，整個攤位

上羅列的猶如分切屍塊的展示平台，然後，接著剁、剁，再剁……，伴隨刀柄的

起落揮舞滲透出鮮紅的豬血，一滴一滴的從平台的角落滴落入下方鐵盆當中再慢

慢的在空氣當中緩緩凝固。 

這麼樣不停且無休止回想的畫面與場景的閃現，立刻並置交融入當下阿全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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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靈堂入斂房中為往生者上妝的整個過程，有如一場化妝術施展幻變的儀式操

演，全程我在旁做為協助，諸多過程場域的交換與邊看邊學的每個時刻，我彷彿

看見鋪展在阿全師面前中畫面與人物急速的輪翻顯現。 

那一個畫面是師母以及他們女兒還緊緊牽著手僵處在那個瀕臨即使墬樓前

那一刻屬於事發現場的剎那，緊緊相擁著的母女兩人肉身被急墬而下的倏倏風聲

割裂耳膜，接著堅硬的灰色柏油路面因承受瞬間的墬地而反以猛烈的撞擊致命，

師母墬地頭顱破裂，女兒也同樣傷重不治身亡。 

支離破碎悠關回想的片斷情景與畫面，一瞬間把就我從此刻的時空裡抽離替

身，並順手丟進一個時序搗亂往昔與現今重建的真實環境當中，它們殘留在我記

憶裡的情節叫我不可自拔地反覆思索追溯，記憶與影像隨著現實時光從我的視網

膜內底被遺棄般的片片剝離撕裂再跌落入滔滔奔竄的回想之流…… 

 

我突然想起阿全師曾在他台北租屋的窄小客廳裡與我聊到這份遺體化妝工

作時，曾對我這麼說，「為往生者上妝可以從他們身上會讓自己去想到很多的道

理，譬如你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曾經做了些什麼善惡？這一生到現在為止過

的值不值得？還有……… 」那時，我們兩人坐著閒聊往昔，面前牆壁上供奉的

正是他從高雄那棟透天厝老家中奉迎上來的觀音菩薩金身，不過在普薩莊嚴法相

旁多了師母和女兒的神主牌位隨伴，或許她們已完成這一趟人世間的生命學習回

歸到靈界的當初，不必再輪迴接受著肉身慾望及病痛的磨難，接著阿全師最後吞

吐出一口煙霧感概說：「最重要的是人還活著的時候。」 

這些話的每一個字說出來時好像是不帶有任何感情一般，但每個字裡卻又彷

彿深含著某些剝解不開的環結緊扣其間，這些個環結裡像是看到一段或者是數段

纏聯交錯的故事在這話裡頭顯現交磨，或許在面對往生者遺體這樣觸及死亡議題

之時，思考不單只是一種生命的結束，而是另一種給予生者真實面對未來的挑戰。 

從客廳外的陽台上望出去，城市的錯落屋脊成了曠野的點綴，蒼蒼漫延無

垠，且無數紅的、灰的、黑的屋脊連接相錯，連淡藍的天也彷彿背轉過臉去，無

面目的陰沉沉一片。 

師母去世許多年後，從未曾聽過阿全師提到關於他自己妻兒的一切種種，總

覺得阿全師體內好像也有什麼東西給堵住似的，記憶的畫面如此硬生生的像一塊

速乾黏膠牢不可破的緊密貼黏在阿全師的腦壁內層。 

回過頭來，當我看著阿全師幫眼前這位往生者上妝那個極專注的莊嚴神情，

似乎看到在為他自己過往的妻子與女兒如同進行內在真心的召喚般，向他眼前的

這位往生者完成一件極為盛重的事，我想，正在為遺體進行修補上妝時的阿全師

內心一定也正在喃喃對眼前的往生者說： 

「我會盡力讓妳恢復原來生前完整的樣貌，妳就好好安心的上路吧。」 

整個遺體上妝的過程，我不禁感慨的想，平躺眼前的往生者全都是他們家屬

全心意所真心愛過的人，曾經為他們勇敢也曾經為了他們而感到驕傲或快慰，內

心的心情景觀因他們的言行而飛揚，但也因他們錯誤而曾心碎，回味著腦海內躲



 6 

藏的那些記憶，儘管有些故事情節裡人物的面孔已然模糊暗淡下去。 

處於面對自己往生的親人的當下，可以感覺到阿全師以前人生故事裡所有一

切的人物面容、情緒思想、談笑的言語、相處的點滴…..等，在他幫往生者進行

遺體化妝時，隱形之中全都似乎搖擺的從四周圍悄悄潛進入阿全師的意識與身

驅。 

我猜想，他眼前此時應不免悠悠又再度浮現出師母和女兒墬樓往生的那個撕

裂生死的慘烈畫面，關於往昔的景象如此真實的逼近，似乎有一種同身為往生者

家屬的悲抑情緒彷彿勾起他對自己妻兒生前愧疚的無奈感覺。 

 

3. 

接著，在阿全師和我處理完那位車禍喪生的女性往生者遺體後隔一週，下一

件案主要上妝處理的是一具國小三年級小朋友幼嫩的往生遺體。 

當時我們兩人去到殯儀館面對到這位小朋友略浮腫的屍體，聽館內的工作人

員說是在河邊戲水不慎失足溺斃被發現的，他的右臉頰被水流間的岩石撞擊出一

圓形傷痕，腹部也有一處瘀腫血痕以及兩腳處均有拖拉磨擦之傷痕。 

從冰櫃抬出時正在退冰的遺體四肢仍然顯得僵硬，洗淨、穿衣的這個動作的

過程就必須要我們兩人以極為柔軟靈巧的動作緩慢的進行，一直到幫遺體化妝的

時候，阿全師拿著已經沾上粉底液的粉撲準備為他進行臉部上妝時，竟不發一語

的凝視這位小男童閉目且平靜純真的臉孔而從容的收手，往生的男童看似如此僵

硬的臉龐卻仍透著兒童原本稚齡光滑紅嫩的膚色。 

阿全師很仔細的看著那位男童的遺容，在那個相視而孺慕的眼神底彷彿像正

在看著自己當年墬樓喪生的幼女一般，「為他保持這樣一張臉就可以了，這才是

屬於他真正且純真的臉。」說這話時，阿全師眼角似藏有薄薄的淚光疼惜著對這

男童的遺體說。 

遺體化妝穿衣的過程，看著這位還來不及長大便已夭折的小孩遺體與他稚氣

的面容，我竟也感到一種莫名而來的憂抑悲傷，確實，人生有太多太多的身不由

己，往往就在突然的發生與不發生之際穿梭與跨界。 

不久等到家屬同意後，我和阿全師便完全入殮裝棺直到送進火化，我們兩人

從焚化爐口的透明窗中窺望進去，熊熊烈焰亮得刺人眼目，猜想這年紀尚幼的男

童在爐內此刻正經歷著肉去骨露、骨化為灰的另一階段，當工作人員將焚燒檯再

度拉出來之時，什麼也沒有剩下的僅餘有乳白色細末飛沙般留存，好似多少悲喜

都似不曾為此留痕。 

回到阿全師租屋的家中，打開家門的同時，我想，師母和他們的女兒現在應

也正安安靜靜的待在自己神主牌位裡頭靜默的注視著我和阿全師的回來吧？ 

上來跟隨在阿全師身邊也將近半年多了，每一次當阿全師告訴我一些幫往生

者上妝時要注意的事情時，例如像男性往生是穿西裝，老人則穿壽衣，用溫水洗

臉去血漬再到刮去零亂的鬍渣，以及用粉液塗遺體肌膚或缺角地方所應要注意的

事，還有如何幫僵硬的遺體穿壽衣的方法等等，總要我用心學會利用上妝與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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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術，將殘缺不全不成人形的屍首縫縫補補回覆成一個人的形體，最好是能最

貼近往生者生前完整的模樣。 

我想像著，幫往生者上妝的同時阿全師竟像是位魔法師一般，像在施展另一

項步上另一世界場景轉換的特異魔法，如果往生者亡靈有知，不用多餘的話語加

註該也會滿懷感恩的心情凝視著阿全師每一個為他們細心上妝的動作。 

「你知道，其實人活著需要有尊嚴，相同的，往生者上路更要有尊嚴的走。」

聽阿全師這麼說，我突然明白阿全師為何會從市場上操刀切割豬肉的攤販老板轉

換身份成為現在的遺體化妝師，會不會因為當年他親眼目賭師母與女兒墬樓身亡

時那橫躺在水泥地上母女兩人破裂而面目模糊的遺體景象？  

的確，沒有什麼東西是永居常在的，富貴貧賤、有無得失也都在變動流離當

中更易轉換，看清明白了這些才能坦然，原來很多時候，透過自己以外的事物才

能夠找到而得以珍惜自己生命所正發生的故事。 

昔日阿全師在市場攤販前揮舞刀柄的身影，大顆大顆的汗珠在頸項和臂膀間

翻跳起來，落墜，貼合著他現今每個細心為遺體上妝的專注與認真的神情，那些

過去與現在撩動搖撼著我的回想。 

一切悠關阿全師諸種畫面與情節奮不顧身的朝我迅速紛踏奔馳前來，最後停

格浮現在我腦海的是那個午後寧靜時光底，阿全師以極為感概的口氣所對我說的

那一句話： 

「最重要的是人還活著的時候。」 

 


